
“你扒了官场的裤子，人家肯定都不高兴”
记者：写《官路》这本书，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姜宗福：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写内心的感受，写亲身的经历？我写这本书

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个很真实的官场，让大家知道官员心
里在想什么，把这个情况反映出来，让高层、给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一些
思考：究竟这个政治体制应该怎么改？我就是要让高层了解一个基层官员的
真实情况。

记者：你一直强调在写亲身经历，《官路》出版时你虽然用了“普扬”的化
名，但这本自传体小说以第一人称行文，让大家会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这样
你昔日的同僚与领导看了肯定会不高兴，你心里有没有过衡量？

姜宗福：肯定有过衡量。我说过，我像官场的卧底。你扒了官场的裤子，
人家肯定都不高兴，无形之中就把你自己孤立了。

记者：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人向你表达过不满或不高兴之类的吗？
姜宗福：那倒没有。如果当初是真名真姓写出来，可能会有人找我理论

理论。但现在，谁敢跳出来对号入座呢？他不敢跳出来了。

官场“潜规则”，大家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
记者：你书中提到你朋友教给你“十八条官规”，以及你总结的“官场四种

煎熬”，这些是怎么来的？
姜宗福：那是官场里面的“潜规则”，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的事情。实际

上，我的书里、言论里讲的这些“潜规则”、官场弊端，官场上是人人尽知，大家
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讲真话不容易，大家都在讲假话的时候，你讲真话，
你不是个傻子吗？人家就把你当成傻子！

记者：你理解的官场上那套常规的东西，是什么？
姜宗福：就是戴着个面具吧。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官员成了一种职业

了，现在官员缺乏理想。这种职业最可怕的是，现在开始“世袭”了，“官二代”
现象越来越严重。

“我基本上官路断了”
记者：现在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进入官场吗？
姜宗福：也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基本上官路断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人的

政治生命也有限，哪怕我现在还在官场上面，我今年42岁了，也就是还干个
10年。如果我这10年从政，退下来肯定是特别平庸。 据《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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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双规’”——

《官路》自序的开场白，姜宗福来了这么一句。
事实上，在去年 8月间，《官路》就以《我的官样

年华》为题现诸网络，在圈内引发热议。姜宗福及其

《我的官样年华》，甚至被评为2010年最值得关
注的文化事件之一。

姜宗福曾担任副市长的临湘市，为岳阳市下属
的一个县级市，总人口约 50 万，有“湘北门户”之
称。这位前临湘市副市长坦言，他所亲身经历的官
场，与普通人心目中官员应有的“大权在握、呼风唤

雨”的印象，有着太大差异。他总结，自己在这里挂
职5年的经历是，每天诚惶诚恐，战战兢兢。

他总结了“官场四种煎熬”。第一种煎熬，是
金钱的诱惑，这位特立独行的前副市长，不吝于公
布自己的资产情况：每月扣除保险等打到卡上的月
工资仅剩 2600元，是“房奴”，贷款 15万元，还期 20
年，每月要还房贷 904.8元，女儿补课费 1000元，妻

子下了岗，最近才找到一份工作。要命的是，“收入
不高，‘面子’却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续家谱
化缘的、亲戚上门借钱的、朋友打秋风要他请客的

等，络绎不绝，“当副市长的时候，当然我可以过
得很好，但我不愿意那样去做”。

第二种煎熬，是美色的诱惑，他任职之处尽管
离岳阳的家不过40分钟车程，但为了节省油费，不得
不周一上班、周五回家，夫妻两地分居，“‘异地为官制
度’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这种“不给机
会”的代价，亦是煎熬。

第三种煎熬，是难以保持独立的官场人
格，“其实要在官场中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
字：融入。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许多
官员初入官场时，也曾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我一
样愤怒至极，也会当着所有正副市长们的面，痛斥政

府某领导和开发商签订的合约，是‘贱约’。可一旦
碰壁，要么妥协，要么像我一样选择离开”。

第四种煎熬，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
大。在普通人眼里，副市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其实
不然，“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书记、县(市)长和局长手
中。副县(市)长所拥有的权力，还不及财政局的一
个预算股长”。

他更是大胆地揭了官场的“潜规则”——“比如领
导签字就很有讲究。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

‘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
如果在‘同意’后面点的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
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
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就是‘签了字也是空的’。
这就是讲究：字怎么签，如何签，怎么签才有效，原来是

早有约定的”。这位前副市长感喟，权力就像风筝，
“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

他常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
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
着车龄的增长，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
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

卸任
纵观姜宗福的官场经历，颇像翻滚过山车。

而他作别政界，也被认为是事前没有征兆的，连
姜宗福本人回忆这段时都说，“做梦都没想到，
很快”。

去年5月6日，正在开全国防汛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的姜宗福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调令。岳阳市
委组织部有关人员与姜宗福谈话，决定将其由临
湘市副市长职位调至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任院长助
理一职。

当然，这次同属平级（同为副处级）调动，让舆

论认为是“明升暗降”，哗然一片，“姜宗福的‘被
边缘’是堂吉诃德式的悲剧。”有人愤愤不平。

这或许是有迹可循的。此前，姜宗福在当
地干过几件“大事”，机缘巧合，他也自认是，

“无形之中，出了名”。
其一是，2010 年 1 月 22 日，他在红网论坛实

名发表一篇题为《张艺谋不是救世主，不要盲目

造“印象”》的帖子，炮轰张艺谋的“印象”系列
演出，“超大规模投资，表现手法老套，一哄而上
的印象派山水实景演出搞乱中国，张艺谋功不
可没”。

其二是，3个月以后的4月18日，他再次实名

发帖，批评高房价，抨击房地产商“绑架”政府，
在姜看来，对于房价的大幅上涨，经济学家负有一
定的责任，“他们明明知道税收是最好的杠杆，为
何不建议政府动用这一武器，而总是鼓吹调金（银
行准备金率）、调息？”他也炮轰很多经济学家，“受
利益驱使，在影响国家政策”。

“个性官员”、“炮手市长”、“官场凤
姐”——他于是得到这般称谓。

这种与官场文化不太吻合的个性，专门挑政

府的刺儿的做派，让网友追捧。就这样，他意外
地，“红”了。

然后这并非是姜宗福建言的首例。早在
2008 年，湖南省掀起解放思想讨论热潮之际，他
就发帖《我们应该“解放”一个什么样的湖南？》，直
接建言时任湖南省省委书记张春贤。

寒门
在42岁的姜宗福看来，自己身上的这种批判

性，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
他出身寒门，兄弟姊妹 7人。“我从小就是在

那种很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因为他的父母当
年成分不好，又都是孤儿，加之当年下放到农村
以后，前面一连生了 4个女儿，“在当时是很受欺
负的”。

他难忘的是，在他儿时，他的父母常常起早贪
黑种蔬菜，每天早上4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
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
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他们姐弟几个，每
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父母归来。

他身上的这种天生的“反骨”，似乎在少
年时代就有所彰显。念初中时，学校规定，除学
费外每个学生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当
时，他的父母落实了政策，在镇上开了个小诊所。
开学一周之后，他的父母还没有凑到钱，学校的教
导主任于是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姐弟 3 人赶出教
室。于是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
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
去好，一人读书 77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
任看到了，便立马通知这个“捣蛋鬼”的父母，将他
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也是在多年以后，姜宗福才将自己身上这
种叛逆情结与“公民意识”4个字对上了号。
15年之前，他甚至写了一本《我想当总理》的书，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
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
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
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桀骜不驯，也并未获得太
多认同。有个上司曾给了他一个评价，“能力很
强，个性更强”。

“我现在的爱好，一个是批评，然后就是
写书。未来做学问是肯定的。”他正在写两本书：

《颠覆说文解字》和《瓷道》。做这些事情，让他
获得尘世生活中的幸福感。

曾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的
姜宗福，卸任后，将自己的为官经
历写成了自传体小说《官路》并出
版，引发关注。近日，姜宗福接受
了记者的专访。这个传说中敢于
发声的前任官员，个头不高，镜片
下的那双眼睛锐利有神，套着一件
最普通的深色棉质夹克衫，一口

“塑料普通话”（湖南当地对于带口
音的普通话的俗称），湘音浓重，言
谈间，他常常是眉峰紧蹙，神情看
上去颇为严肃，但谈及畅快处，则
放声大笑。姜宗福自认，在写《官
路》的过程中，他最
看重的就是“真实、
原生态”。最耐人寻
味的是，相较于网络
对其人其书的热捧，
在现实生活中，出书
以 后 的 姜 宗
福 遭 遇 的 是
集体缄默。

姜宗福

姜宗福
将自己的为
官经历写成
了自传体小
说《官路》。


